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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情怀到英雄史诗

———论田沁鑫戏剧的现代呈现

张　赟，　李　璐

（辽宁大学 本山艺术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摘　要：田沁鑫的话剧起初是女性情怀的抒发，逐渐而为或静水深流的平民史诗，或波澜壮
阔的英雄传奇，而无论是女性情怀，还是史诗追求，都始终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与艺
术品位，在当前的戏剧舞台上可谓独树一帜。结合其在编剧上叙事话语的追求，田沁鑫戏剧的舞
台呈现相应采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方法和手段，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狂热的肢体语言，传
达出创作者的某种思想或情绪。可以说，田沁鑫通过具体创作实践了现代艺术观念和东方传统
美学观念的结合，开创出当代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新时空、新方向以及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田沁鑫；戏剧；女性情怀；史诗；舞台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１６５３．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１

Ｆｒｏｍ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ｔｏ　Ｈｅｒｏｉｃ　Ｅｐｉｃ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ｉａｎ　Ｑｉｎｘｉｎ　Ｄｒａｍ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ＬＩ　Ｌｕ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Ａ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ｙ，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ｉａｎ　Ｑｉｎｘｉｎ＇ｓ　ｄｒａｍａ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ｔ　ｆｉｒｓｔ，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ｅｐｉｃ　ｌｉｋｅ　ｑｕｉｅｔ　ｄｅｅｐ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ｉｎｇ，ｏｒ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ｓａｇａ．Ｔｉａｎ＇ｓ　ｄｒａｍａ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ｕ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ｒｔ　ｔａｓ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ｕｎｉｑ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ｒａｍａ　ｓｔａｇ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Ｔｉａｎ　Ｑｉｎｘｉｎ＇ｓ　ｄｒａｍ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ｄｏｐｔｓ
ｒｅｆｒｅｓｈｉｎｇ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ｗａｌｌｏｐ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ｙ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ｏｒ．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Ｔｉａｎ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ｔ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ｉｍｅ，

ｓｐａ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ｍａ　ａｒ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ｉａｎ　Ｑｉｎｘｉｎ；ｄｒａｍａ；ｆｅｍａｌ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ｅｐｉｃ；ｓｔａｇｅ

　　研究当代中国话剧，田沁鑫是一个绕不开的
存在。从１９９７年至今，《断腕》《生死场》《狂飙》
《赵氏孤儿》《明》《四世同堂》《青蛇》等作品，不断

彰显出这位当代话剧界最具活力、影响力和票房
号召力的新锐导演的创造力。田沁鑫将饱满的感
情与极富想象力的构思揉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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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舞台奇观，成为当代文化生态里的一幕耀眼的
风景。
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说：“导演不再是

剧本在舞台上的简单折射度，而是一切戏剧创造
的起点。在典型语言的采用和运用中融入了剧作
者和导演的古老的两重性，如今只有惟一一位创
造 者，由 他 担 负 起 双 重 责 任：戏 剧 和 演
出”［１］（Ｐ９０～９１），这在身兼编剧与导演双重角色的田
沁鑫身上得到完整体现。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主
体身份的重合，使创作意图得以完整统一地贯彻
执行。在题材上，田沁鑫作品兼具中国古典题材、
世界名著及当代社会生活领域，内涵深沉大气，又
无处不富于个性，潜隐而独特。作为女性，话剧于
她最初是女性情怀的抒发，逐渐而为或静水深流
的平民史诗，或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而无论是
女性情怀，还是史诗追求，都始终贯穿着中国传统
文化的审美意识与艺术品位，在当前的戏剧舞台
上可谓独树一帜。结合其在编剧上叙事话语的追
求，田沁鑫戏剧的舞台呈现相应采用了令人耳目
一新的艺术方法和手段，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
狂热的肢体语言传达思想或情绪。可以说，田沁
鑫通过具体创作实践了现代艺术观念和东方传统

美学观念的结合，开创出当代中国戏剧艺术发展
的新时空、新方向以及新的可能性。

一

田沁鑫并非女权主义者，她说：“以完整独立
的人格抗争社会对女性看法上的固守，这是今日
女性在性别意识上的关键。所以为了克服女性思
维的局限，我编剧、我做戏、我导演，从来不会站在
女性角度去思考问题”［２］（Ｐ５４～５６），但她也承认：“大
家从戏看我，觉得有力量，但我内心是一个女人状
态。”［３］从上面似乎矛盾的表述中，我们可以这样
理解：她不以传统女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但
思考的问题却不能不关涉女性。女性生命历程与
女性生命体验的孕育，女性情怀已成为创作的深
层诱因和潜在动机，内化于创作中，成为研究田沁
鑫戏剧的突破口。
田沁鑫曾因“悲伤”而做戏，继而则因“发现”

而做戏。１９９７年她的第一部作品《断腕》是送给
心上人的生日礼物。“情执很深”的剧作家在剧中
写满了还处于二字头年龄的青春女性对爱情的痴

狂、对人生天真而纯情的幻想，以及女性世界中那
个引领她前行的男性的太阳般的光辉。《断腕》根

据辽国开国国母述律平的故事改编。剧本中的述
律平不再是性格冷酷、决事专断的铁腕女性，而被
塑造为至情至理，为完成爱人事业不惜断腕自戕
的伟大女性。少女时代的述律平内心埋藏着狂野
的激情，“人都说，我的先祖是狼，我从来不敢相
信。可是，我分明听得见，自己心中狼的嚎叫。”这
种生命激情源于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爱的坚守，“这
是我的草原，草原上年轻的猎手很多，他们怀着娶
我的梦想，乘兴而来，又败兴而去。我仍是个待嫁
的姑娘。”当这朵清丽绝俗的“草原之花”，遇到那
翱翔、搏击于天际的“草原之鹰”耶律·阿保机后，
终于答应后者“这双手，永远陪伴在我身旁”的请
求。阿保机死后，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述律平毅
然斩断手腕，一方面慰藉丈夫亡灵，“趁它还带着
我身体的余温，让它陪伴你的灵柩一如你生前”，
更以此震慑各方势力，打消长子“儒治天下”的意
图，巩固辽国统治。在有着如鹰般气魄的孙子耶
律阮回来争王位时，述律平拱手让出，平静地接受
了孙子对她的软禁。在危机面前，做出任何选择
都是艰难的，但以爱的名义去做，即便艰难也只是
过程的艰难，而选择反倒是容易的。

《断腕》是一首直诉心灵的舞台抒情诗，一如
一位女性虔诚地捧出一颗心，向爱人倾诉。编剧
“想以草原一股清新的风吹醒一下这个文明都市，
让人们也信一回这种理想爱情”［４］（Ｐ１２７～１３５）。女主
人公断腕以震天下，也是用一生来兑付爱情的承
诺。同时编剧高度的肯定和赞美述律平身上的女
性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也体现出青年田沁鑫思
想的局限性：追求爱情的女性在男性精神的引领
下勇敢前进。但此后田沁鑫的女性情怀发生了大
逆转，在各种人生情境中，男性不再充当女性精神
导师的角色，倒是女性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出更多
的决断力和自主性。这不能不说是田沁鑫在人生
阅历不断丰富后，对性别与责任重新思考的结果。
同时田沁鑫的女性情怀不再以爱情的面目出现，
而是内化为一种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戏剧的外
壳呈现出中性化的史诗风貌。由此，田沁鑫的戏
剧完成了从女性情怀的抒发向英雄史诗的转化。

１９９９年，３０岁的田沁鑫凭借《生死场》震动了
整个中国话剧界。在平民史诗的潜在层面上，《生
死场》显示出田沁鑫敏感多思的女性情怀：叹息于
女性境遇的多舛，赞美女性在困境中精神力量的
超拔与强韧，以及对男性群体的失望和批判。《生
死场》中的王婆，有倔强结实的精神要求。当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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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三杀了地主“二爷”（其实是误杀的小偷）后，王
婆换上了大红的袄子，充满崇敬地夸赞丈夫：“是
树，高高的！是河，长长的！是江，大大的江！松
花江！”她心目中的赵三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敢作敢为的男人。然而，当二爷活着出现，赵三吓
得惊魂失魄跪地求饶时，王婆心中的那根精神支
柱瞬间坍塌。赵三的求饶、入狱，随后被二爷赎
回，最后对二爷感激涕零，对于王婆而言，是生命
之树的萎谢。王婆的自杀，正象征着女性对男性
虚弱本质的彻底绝望。王婆是一个精神化的存
在，象征着一种女性精神。她身上集中了女性对
男性群体的希望与失望，从而成为女性意识的
载体。

《生死场》中的金枝，则体现出女性精神成长
的过程。在发现自己与成业偷情已经孕育了生命
时，她还狠狠地骂着：死！咋不死……懵懵懂懂的
少女时期在呕吐声中结束。母性焕发出强大的力
量，促使她勇敢地承担：“我和成业相好，我肚里怀
了成业的东西。您几位放高手别戳点我别戳点我
肚里的东西！我磕头了！”而仅有的来自母亲王婆
的支持：“娘的丫头不是泥！你和成业的孩子，娘
给带”，既显示出母女之间的理解与同盟，更显示
出女性在男权世界的孤绝。
而《生死场》中的男性则无不表现出木讷、麻

木和畸形的心理特征，赵三、二里半们似乎是现实
生活中男性精神猥琐和道德缺陷的一面镜子。开
头部分，一个即将分娩的女性在恐惧和痛苦中辗
转，与死亡相隔咫尺，男人们则一副冷漠的态度，
他们只对血淋淋的生育场面感到兴奋，念叨着
“生、老、病、死，没什么大不了”的生存逻辑；未婚
先孕的金枝愁容满面，成业对她没有安慰，只用
“才干两回，你这肚子咋这不禁使。倒霉”回答她，
抱怨自己原始性欲的无处安放；赵三面对女儿未
婚生出的孩子，胸中怒火喷薄而出，解气般将孩子
猛掷在地，似乎要保存他仅存的一点清白和高尚；
麻婆被两个日本兵轮奸并杀害，懦弱的丈夫二里
半不敢对日本兵表现出丝毫仇恨，却打了死去的
老婆一记耳光……，《生死场》展现给我们的不仅
是一幅日寇入侵前后东北人的生存图景，同时蕴
含着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寓言式观照。这是剧作
家女性情怀和女性生命体验在创作中的自然

融入。
如果说，《断腕》中的耶律·阿保机是剧作家

理想中雄强坚毅的完美男性，《生死场》中的赵三、

二里半们代表着现实中蒙昧凶残的男性，那么《狂
飙》中的田汉则代表着寻求女性精神指引和启发
的性情阴柔的男性。
田沁鑫编导的《狂飙》以田汉为主人公，但并

非以宣扬高蹈的国歌精神为主旨，而是以一种复
归人性的个性化解读，再现了一个极具浪漫主义
诗人气质的田汉的形象。其中表达出的女性情
怀，是对《断腕》中男性是女性精神引领者的逆转。
在这部剧中，不同时期的女性成为田汉人生之路
上的航标灯。寿昌（田汉）九岁那年，还是个小和
尚，因为看见表妹的眼睛，“在半黑的屋子里面，晶
亮亮忽闪忽闪的”，便一步跨进红尘；留学日本时
期，一位日本女演员为追寻刚刚去世的丈夫，殉情
死在舞台上，这一事件使寿昌为戏剧“中毒”；而寿
昌的第四任妻子“红色莎乐美”安娥，则促使他走
向革命阵营，他说：“认识你之前，我是多么迷茫”。
纵观田汉的人生之路，正如他所说：“我只热爱我
要的颜色，我会听凭她牵引出一条轨道，引我自由
公转，愉快向前。”［５］（Ｐ１７８）女性于他即是这样一种
颜色，是爱（情）和美（艺术）的女神，抑或革命的
导师。

２００３年，田沁鑫编导历史剧《赵氏孤儿》。剧
情在《左传》、《史记》和元朝纪君祥的杂剧基础上
作出独特改编，尤其在赵氏家族遭受满门诛杀的
起因上做出新的阐释。庄姬依仗自己是晋王之
女，“人尽可夫”，放纵欲望。在丈夫赵朔发现她和
叔父赵缨私通后，杀了赵缨，庄姬愤而向兄长皇上
诬陷赵家谋反。而在赵家三百条人命遭受灭门之
灾时，庄姬终于在生育的阵痛和鲜血中醒悟，她将
赵家唯一生还的孤儿托付给程婴，自己则刎颈而
死。“一个女人通过分娩的阵痛，得以出落为一位
母亲，这是女人的成长，她才懂得了羞耻，才觉出
自己的罪愆，也才成熟”［５］（Ｐ１３８）。这似乎又延续了
《生死场》中金枝身上体现出的女性成长主题：由
于生育，女性从少女的懵懂任性，到懂得承担与责
任，完成生命的涅槃。
由此，在王婆、金枝、述律平、安娥、庄姬等一

群坚强又独立于世的女性形象中，我们发现她们
具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她们似乎是创作者在
戏剧中设立的一盏“精神明灯”，是精神化的存在。
她们的骨子里都透着一股纯粹、狠劲或野性，如同
戏剧中挺立的支撑点将剧情撑起，甚至表现出男
性化的雄强和豪迈。这种气概实际是女性面对社
会的、命运的，亦或是男权的重负，而作出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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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挣扎，因而必然承受巨大的苦难和悲伤。
“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女人要做事太艰难了，

我借戏剧进行一种批判”［６］（Ｐ５８～５９），田沁鑫如是
说。因而尽管她否认自己女性主义的标签，但潜
意识中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特点仍然会在她的戏剧

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而这种女性情怀的抒发，常
常掩藏在创作者更为深远的现实关怀中，最终传
达出对当前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理解与看法，而
这些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女性情怀所能涵盖

的了。

二

当代剧坛各种创作思潮异彩纷呈，但在表面
繁荣热闹的背后，却存在着远离、淡化，甚至消弭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时代氛围的创作倾向，大量
剧作似乎是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表现出贫弱的精
神和思想内核。与此相反，田沁鑫自觉将自己的
作品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为现实需求
寻找历史文化支撑，做出重塑时代精神的努力。
田沁鑫戏剧具有恢弘大气、阳刚与阴柔兼备

的特点。对此她解释说，在创作过程中，她更强调
“职业状态”，而非“性别状态”［６］（Ｐ５８～５９）。女性情
怀的抒发固然是田沁鑫戏剧不可忽视的一个因

素，但其史诗风范和贯穿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审
美意识与品位，才是其最显著的审美特征和获得
广泛认可的关键。长期以来，“史诗风范”作为一
种艺术理想，一直为艺术家们所企慕和向往，并形
成一种“史诗情结”。当一部作品具有宏大的规
模、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刻的思想、完整的英雄形
象、庄重崇高的风格等特点时，便可能被誉为具有
“史诗性”。事实上，“史诗”（Ｅｐｉｃ）一词源于西方
文学概念，原指以诗叙史的一种文学体裁，但在当
前，它已演变为一种艺术批评的审美范畴。黑格
尔曾说，史诗“是以诗的形式表现一个民族的朴素
的意识”，它“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７］（Ｐ１０９）。可
以说，田沁鑫的大量戏剧都达到了史的内涵和诗
的表达的统一，即史的真实性、思的深邃性和诗的
感染力的统一。

“史的真实性”体现在田沁鑫的代表作《断腕》
《生死场》《赵氏孤儿》《四世同堂》等，这些作品均
取材于历史，根据史书、小说或传记改编，具有极
强的历史真实性和纵深感。如《断腕》根据辽国开
国国母述律平的故事改编。《赵氏孤儿》根据《左
传》、《史记》和纪君祥的同名杂剧改编。《生死场》

根据现代女作家萧红的同名作品改编，通过对东
北大地上一群如蝼蚁般生活着的人物群像的塑

造，展现出那千载往复的“生死场”上轮回着的畸
形人生以及人们的病态心理。抗日战争的爆发使
这潭沉寂单调的死水泛起波澜，揭竿而起的村民
们带着蛮力、雄强和悲愤，如雕像般定格。《四世
同堂》则根据著名现代文学大师老舍的同名长篇
小说改编，重现了日寇入侵的乱世中讨生活的中
国人的坚守，完成了一首平民史诗的话剧重构。

“思的深邃性”体现在这些作品强化了社会教
化功能，表现出对人情、世态的现实关怀。在当前
“虚假的繁荣掩盖着真实的衰微，表面的热闹粉饰
着实质性的贫乏”［８］（Ｐ９～１２）的戏剧界普遍状况下，
显得格外可贵。《断腕》的成功改编意在告诫人
们，在“更加关注金钱、更加追求现世享受的今天，
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乃是匡救时弊的一种悲壮的行

为”；《生死场》则如一首悲壮雄浑的交响曲，高扬
起弘扬民族精神的旗帜，表达出爱国主义的主题：
“萧红原小说注重‘向着民众的愚昧而写作’，而我
们的话剧要强调的是民族非凡的韧性和生命力的

雄强，对民族命运进行反思，找到华夏民族的主体
生命精神，呼唤民族自醒意识的复归。”［９］在《赵氏
孤儿》，编者力图以“失义人心不在，失信正道不
存”的精神贯穿始终。剧本从人性的视角诠释“舍
命论道”的春秋大义，追问“诚信”所具有的普遍意
义和普世价值。

“诗的感染力”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剧作的
思想内蕴，它既是田沁鑫戏剧诗意的舞台呈现，也
是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获得哲理的升华。在有限
的戏剧舞台上，凭借对电影（如蒙太奇或意识流）、
戏曲（如表演或虚拟）、绘画（如造型或色彩）等艺
术的表现手段的借鉴，田沁鑫的戏剧舞台风格充
满了诗情画意，台词、空间、表演以及舞美等在内
的综合艺术手段的运用，都使戏剧最终呈现出富
于诗的感染力。以台词为例，《断腕》中述律平的
台词：“契丹，是我活下去的唯一信念，这信念可以
让我摒弃琐碎的幸福和渺小的快乐…”；《赵氏孤
儿》中庄姬的独白：“万籁俱寂，生者已死，死者涣
散，我，泪痕在衣……”，等等。不同于日常生活语
言的质朴，这些语言华丽充满了想象力和哲理。
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也能烘托出强烈的诗情。另
外，频繁运用内涵隽永的意象，将人物的感觉外化
和物化，更加渲染出诗的意境。如，《赵氏孤儿》舞
台上的黑白意象象征正与邪的对峙，而水波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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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则象征着时间的流逝；《生死场》开场时出现
的通红的绸布象征着生命的顽强以及生死的轮

回；反复吟唱的“生、老、病、死”歌淋漓尽致地渲染
了那里的人们的愚昧，对生命和死亡的冷漠和麻
木。意象的运用将剧作者寄予的思想情感形象
化、具体化，增强了艺术表达效果。
在“史诗风范”的呈现中，田沁鑫戏剧始终贯

穿着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识与品位。她始终坚持
排演一些中国传统的经典作品，如《生死场》《赵氏
孤儿》《四世同堂》，这些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
沉淀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得以通过舞台以
立体呈现的方式传递给观众。田沁鑫说：“时代让
我们在年轻时有机会大量接触中国传统的文学艺

术，因此，在对传统文化破坏、解构后又意识到传
统的重要，成为我们这一代做文化的思想高度。
不同于单纯以学习西方、模仿西方、传递某些新的
观念为目的，我们想传达自己的思想，想做中国式
的自己的艺术。”“中国式的自己的艺术”观念的形
成象征着田沁鑫独立成熟的审美思想的形成。通
过历史的再现，与现实形成对照，从而使中断了的
传统人文精神得以重放光彩，使现代人从精神的
萎靡中惊醒。

《断腕》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坚守，
《生死场》中对生存的迷茫、对国民性的揭示、传统
爱国主义情感的表达，以及《四世同堂》中老北京
的风俗人情，《赵氏孤儿》中在春秋时代相当于“身
家性命”的“诚信”二字的凸显等等，都蕴含着传统
文化审美精神。面对现实的沉沦，田沁鑫树立起
一面理想的旗帜，“中国文化是不断流失、不断建
立、不断在融合中演变，到最后找不到自己的根
了，破坏性非常强。我想最后要回到感性的层面，
做《赵氏孤儿》就是为了接上春秋时代的那口气
儿。自辛亥革命之后西方实用教育开始在中国落
地生根，还有多少人有中国原始的精神？我想通
过《赵氏孤儿》、《生死场》试探一下。我的戏剧理
想就是对中国原创精神的追索，对中国表达的追
索。”［６］（Ｐ５８～５９）现实的缺憾能在重构历史中得以补
偿，同时，从历史深处获得的灵感得以介入当下。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形成的相互映照的镜像关系，
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断裂以及传承的

迫切。
史诗的品格与传统人文精神的高扬，使田沁

鑫戏剧审美地实现了对历史的再现和重新阐释，
完成了为当前现实需求寻找历史文化支撑的目

的。这是作为戏剧工作者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
也是田沁鑫从女性情怀的小我，走向时代精神的
大我的转换。

三

田沁鑫戏剧具有多元、多面和实验性的特征，
其艺术性与商业性兼顾、女性情怀与雄浑豪迈并
存、历史演绎中流露现实关怀，作为小众艺术却达
到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而这种复杂性尤为突
出和集中地表现在：她执著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唯
美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人文情怀，却背弃了中国经
典话剧的表达模式，大胆采用西方现代的表现形
式，即“用西方的技术，但是要完成我自己的中国
审美表达”。由此，人们对她的评价也大相径庭：
有人看重她在戏剧中对电影、戏曲和绘画等综合
艺术手段的大胆引入和创新运用，视她为先锋；也
有人更多地看到她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痴迷和

坚守，视她为保守。而她自己则认为：“中国古老
的文化是需要通过一些现代载体让它继续传播下

去的。”［１０］（Ｐ２６～３２）

黑格尔说：“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
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做诗乃至一
般艺术的最高层”。［７］（Ｐ２４０～２４２）在田沁鑫的舞台上，
无论是女性情怀，还是史诗风范，都是通过极富想
象力和实验性的“西方的技术”或“现代载体”呈
现的。
在叙事结构上，田沁鑫常常采用倒叙、电影蒙

太奇等方式，彻底打破了古典戏剧按线性时间发
展的局限。例如《断腕》采取倒叙的方式，通过剪
影式的回忆展示出三个空间，有代表性地勾勒出
大辽太后的人生经历：草原上年轻的姑娘述律平
遭遇爱情；中年述律平铁腕专权，断腕保卫丈夫功
业；老年述律平在孙子囚禁下平静地回顾往昔岁
月。作品叙事线索清晰，又因倒叙的开篇展示出
内蕴的张力。《断腕》预示了田沁鑫在戏剧叙事结
构处理上追求精炼、简约，去除芜杂的细节，以大
的时代精神或文化精神为内在精神和内容导向的

特点。在《生死场》的改编中，田沁鑫对萧红的这
一“散文化小说”进行了超过８０％的改编，主要表
现在打乱了小说原有的时空顺序，重新编排。如
二里半回忆成业如何给他丢了人、自己如何被迫
到赵三家提亲，赵三回忆王婆服毒的缘由等。这
种回忆在舞台上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方式：一会儿
用光强调一个场景，虚掉另一个，一会儿又变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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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而在剧情上表现为“先果后因”。在《赵氏孤
儿》中，她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地讲述程婴
救孤的故事，而是采取了倒叙的方式，同时删改原
作的枝枝蔓蔓，开场一幕即进入戏剧冲突的核心：
赵氏孤儿已经长大，至于庄姬的乱伦、向程婴托
孤、程婴救出孤儿等剧情都通过回忆、梦境等方
式，在舞台上穿插呈现。纵观田沁鑫的戏剧，她总
是放弃平铺直叙，而采用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过
去、现在不再遵循自然时序出现，这种处理使舞台
戏剧也能够精于展示人物心理，表现出人物灵魂
深处的波澜。
田沁鑫戏剧的现代技巧还体现在对戏剧舞台

功能的驾驭上，精心构筑的舞台空间和舞美设计
使田沁鑫戏剧完成了一场视觉革命。绘画艺术在
舞美中的融入尤为突出，如《明》的舞台视觉美术
设计由三维装置美术家夏小万完成，１６个皇帝穿
梭游走在大型“玻璃山水”画之间：几十层玻璃构
成的透视山水，由近至远，层层叠加，立体可感，形
象地诠释了“江山面前人人都是过客”的寓意；《赵
氏孤儿》则运用了旅法画家赵无极的作品作为背
景装饰，在戏剧中以油画的方式传达传统文化精
神，同样是一种新颖别致的创造；《四世同堂》的舞
美空间借鉴了版画艺术。小羊圈胡同正面看像是
一条胡同，背面打光，胡同即“变为”一副版画。胡
同里面的三户人家展开内部院落，像小孩子的叠
画游戏。比如祁家，打开半立体墙面，里面出现一
个小院，院里再打开一个是老二家房间。冠家，也
可以打开院墙，一个院落出现，再打开一个房间又
套着一个房间。如此避免了视觉上的厚重或笨拙
之感，而代之以剔透和虚实相间的视觉享受。这
种具有透视感的外部空间处理，使观众捕捉到了
田沁鑫戏剧中意到笔不到的神韵。总的来看，田
沁鑫的舞台空间并不繁复，而是以理性的简洁产

生一种大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和“意
境说”的深入领悟使她的作品完成了具备传统文
化品格的舞台写意空间的拓展。无论多么繁复的
场面，她都能找到适当而精炼的方式将它展现在
舞台上，将无限广阔的生活画面巧妙地纳入小小
的舞台之内，借助观众的想象来创造无限的空间
与意境。
田沁鑫戏剧舞台上的演员表演以狂放的肢体

语言为特征。残酷戏剧理论认为，好的演员都应
该是严格的精神分裂。唯有完全将自己浸入角色
的精神世界中，才能充分地完成对角色的塑造。
受此影响，“我不喜欢站着说话的戏，希望舞台上
有热力，通过演员的台词、精神状态和肢体动作散
发出来的那种热力。”“我所注重的这些，包括肢体
语言及演员身体动作上的张力，所产生的视觉冲
击力，一直贯穿于我的戏剧创作中。”［１１］为了达到
这种视觉冲击力，在话剧《断腕》中，田沁鑫启用了
变性现代舞蹈家金星作为女主角，显示出对表演
和角色的造型感和力量感的考虑；《生死场》中的
二里半是个跋子，演员倪大宏“佝偻着个腰，略微
圈着腿，总是揣着手”的造型也产生了极强的造型
感。此外，舞台上癫狂的庄姬、迷情的莎乐美、绝
望的王婆、分裂的寿昌等等在造型上都给观众留
下不灭的印象。除了在舞台呈现上强调形象魅力
与姿态狂放，田沁鑫还注重演员的表演与观众的
交流，在《我做戏，因为我悲伤》中，她说：“台上和
台下应该一起热，一起沸腾”，“舞台剧的表演本
身，是演员本身，是演员神经血液流淌出来的活人
和活人交流的这种表演艺术，它是舞台剧的特质。
活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没有任何镜头给你放大。”
在田沁鑫的舞台上，演员、观众和舞台三位一体，
最终形成一个共振的空间、统一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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